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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的文學？誰的產權？ 

——日治台灣報刊雜誌刊載中國文學之

現象研探   

許俊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中文摘要 

本文討論日治台灣報刊雜誌刊載中國文學之現象，當時選擇哪些了哪些文

本？選刊的文本又以何種面貌呈現？文學作品的再次轉刊及改寫可視為一個「文

化跨越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存在大量的文化適應、選擇、保留、淘汰等現象，

從刊載改寫敘述的角度來看，編者需做出許多選擇與處理，以適應不同國度下的

政治、文化需求，甚至是休閒娛樂的商業考量。中國文學被轉錄報刊時除了少數

原汁原味保留外，多數做了變更，其變更形式除了篇幅增刪、情節前後挪動外，

本文著意討論以下數種方式：改立題目、竄改作者姓名及原作的內容文字。改易

篇名的方式，或另以小說中人物命篇，或取原文首句為篇名，或根據內容大意。

竄改作者姓名則形成抄襲、冒名之嫌，更動原文情形又有數種策略：省略故事來

源的敘述者，人名、地名、年代之更易或省略，合題材相近之數篇為一篇等等。

追索原出處及所做之變造，可據以判斷文本來源及理解刊載用意，並進一步連結

近代東亞各國報刊的流動現象，俾得客觀詮釋日治台灣文學。 

關鍵詞：台灣文學、中國文學、日治報刊、日治雜誌、東亞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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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aiwanese 

Magazine under Japanese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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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essay focuses on the phenomen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aiwanese 

magazine or newspaper under Japanese rule. Which texts were chosen for reproduction? 

In which way were those texts reprinted? The reproduction of literature can be regarded 

as a process of culture transformation, including mutual adaptation, selection, 

preservation and elimination of different aspects of both cultures.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editor, he or she has to make many decisions in the process of reproduction 

because he or she has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politics and culture of a different 

country, and even commercial or entertainment factors. Chinese literature, when it 

was to be reprinted, thus went through plenty of changes. Besides addition, abbreviation 

and changes of plot, this essay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forms of change: (i) change 

of heading, (ii) change of the name of the author and (iii) change of the wording in 

main text. First of all, in changing the heading, it may be based on the name of the 

protagonist, the first sentence of the text or the main theme of the story. Secondl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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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ing the name of author, problems of imposture and plagiarism arises. Thirdly, 

in changing the wording in the main text, it may omit the narrator of the story, names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story, where and when the story happens or even combine several 

stories which share similar topics. Tracing the origin of these stories and the changes 

they went through in the process of reproduction can help us get some insights into 

the underlying thought of the editors and finally construct a framework or structure 

which exhibits the interaction of literature among countries in East Asia. Only under 

this framework can we interpret Taiwanese literature more precisely and correct the 

mistakes made by much recent academic research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Taiwanese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ture, Taiwanese newspaper under 

Japanese rule, Taiwanese magazine under Japanese rule, East Asia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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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的文學？誰的產權？ 
─日治台灣報刊雜誌刊載中國文學之現象研探＊ 

 

 

一、文學研究的誤區 

很多論述提及日本殖民政府對中國圖書典籍的管控現象，但從日治台灣報

刊雜誌刊載中國文學的現象觀察，事實上有很多中國圖書在台灣傳播流動，日

治下的漢文書店販售的圖書即可見到為數甚多的中國文言筆記小說及現代通俗

文學、新文學作品，這些圖書刊物有的是入關時挾帶進來，有的是函購訂閱，

有的是台地自印出版，有的是日本殖民統治前留存的1，書籍的出版與流通在日

治五十年間，對台灣知識分子造成何種影響？在現代化或左翼思潮及外國翻譯

文學的引進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學界已有若干論述觸及，同時對二十世紀

二○年代台灣新文學的發展與中國文學的關係亦有較充分的掌握，多篇論文以

《臺灣民報》上所刊（轉）載的中國大陸作家作品為例說明，如魯迅〈故鄉〉、

                                                 
＊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計畫「重構兩岸文學的歷史記憶：日治時期臺灣報刊雜誌轉載中國文

學之現象研探」，計畫編號 NSC 100-2410-H-003-108-MY2 研究成果之一。承蒙兩位匿名

審查委員詳細審閱，提供寶貴修改建議，筆者受益良多，謹致最高謝忱。 
1 嘉義黃茂盛的蘭記圖書部就引介了大批中國文言通俗小說，雖然出入境海關檢查嚴格，

但日治台灣文人回憶其文學受容經驗時，賴和、賴賢穎、楊雲萍、楊守愚、王詩琅、吳

漫沙、鍾理和、黃旺成諸氏皆曾述及購買、訂閱或閱讀中國文學的經驗。如王詩琅言「至

於中文都是購自上海」。賴和〈彫古董〉提及懶先生時有這麼一段：「又且他無事時聊當

消遣的《玉梨魂》、《雪鴻淚史》、《定夷筆記》，已由案頭消失，重新排上的卻是《灰色馬》、

《工人綏惠洛夫》、《噫！無窮》、處女地等類的小說。」〈鍾理和自我介紹〉：「舉凡當時

能夠蒐羅到手的古體小說，莫不廣加涉獵。後來更由高雄嘉義等地購讀新體小說，當時

大陸上正是五四後，新文學風起雲湧，北新版的魯迅、巴金、郁達夫、張資平等人的選

集，在臺灣也可以買到。」《鍾理和全集》第六集（高雄：財團法人鍾理和文教基金會，

2003 年）。另從《洪水》、《赤道》亦可見轉載中國左翼作品的情況。參筆者〈《洪水報》、

《赤道》對中國文學作品的轉載—兼論創造社在日治臺灣文壇〉，《臺灣文學研究學報》

第 14 期（2012 年 4 月），頁 169-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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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Q 正傳〉、〈犧牲謨〉、冰心〈超人〉、楊振聲〈李松的罪〉、徐志摩〈自剖〉、

胡適〈終身大事〉、陳學昭〈她的婚後〉、郭沫若〈仰望〉、〈牧羊哀話〉、張資平

〈雪的除夕〉、洪學琛〈嫁期〉、陳雪江〈時代的落伍者〉等中國作家之小說、

散文、戲劇、新詩作品2，由於張我軍、賴和主編《臺灣民報》學藝欄時，對於

轉刊之作不會擅予更易，不僅保留原篇名、原文、作者，且詳細交代轉載出處，

因此研究者極易掌握。然而《臺灣民報》除外的日治報刊雜誌，對其所載作品

不僅未明言原出處原作者，且時有竄改原文、冒名頂替之現象，以致現今研究

者多未識眾多作品乃出自中國文人之手，而錯認為台灣文人之作的結果，不免

使其研究充滿重重的疑點。如研究者以《臺灣日日新報》的〈湯臨川折獄〉、《臺

南新報》的〈奪美案〉、《三六九小報》的〈夏知縣〉，視為「於茲生長的公案小

說，已經是一種失根的文學，只能寫『過去』或『對岸』，尋找不屬於當下的正

義。」3或者以遁天女士的〈自由花〉為例，認為她「在 1911 年時所提出的觀

察，難道不是更貼近當時臺灣現象嗎？」以丁悚〈新婚之夜〉說明這「顯示了

在『自由』結婚、『戀愛』論述中，所謂『靈肉一體』的概念，若要落實在臺灣

社會，所引起的焦慮與焦躁」4，而這些作品本來就是對岸文人所寫，並非針對

台灣現實所提出之觀察。或以《臺灣日日新報》上的「仙境遊」作品為例，認

為「不脫人神戀愛、求道、求仙的格套，其主題也多穿插運用夢境，讓人深思

這些虛幻的時空和現實的對比」，並以「儀」〈水火幻夢〉、〈夢熟煨芋〉、〈夢裡

奇緣〉、〈夢裡身〉及〈黃山遇仙〉、〈花神廟〉等論證5，然而這些作品原為王韜、

                                                 
2 筆者 1993 年博論《日據時期臺灣小說研究》曾統計表列過，裡頭自然也有所缺漏，近年

有不少這一類的論述更完整統計過。 
3 呂淳鈺，〈日治時期台灣偵探敘事的發生與形成：一個通俗文學新文類的考察〉（台北：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頁 36。王品涵評述「〈色戒〉一文與《清

稗類鈔》中的〈縣誤殺男女案〉架構相似，……幾乎成為臺灣偵探小說中一道固定的風

景。」又以〈失畫〉、〈徐三大姑娘害人〉「展開了臺灣犯罪小說書寫的新局面」，見〈跨

國文本脈絡下的臺灣漢文犯罪小說研究（1895-1945）〉（台北：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2010 年）。然則這些作品全是中國文人之作，與台灣無涉。〈色戒〉實《清朝

野史大觀‧中州奇案》，〈失畫〉、〈徐三大姑娘害人〉出自《申報》，《臺灣日日新報》刊

出時改題作〈二萬磅之世界名畫〉、〈徐三大姑娘傳〉。 
4 徐孟芳，〈「談」情「說」愛的現代化進程：日治時期臺灣「自由戀愛」話語形成、轉折

及其文化意義：以報刊通俗小說為主要觀察場域〉（台北：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2010 年），頁 45。 
5 阮淑雅，〈中國傳統小說在臺灣的續衍：以日治時期報刊神怪小說為分析場域〉（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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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枕亞所寫，是否借虛幻時空對比日治下的台灣現實，不言可喻。或認為「駱」

將雨果與拜倫刻骨銘心的情愛，加以翻譯，「使之成了傳統文人熟悉的漢詩體

式，此種現象再度證明在傳統文人對於漢詩典律依然充滿信心時，異域的文本，

通常就會被改寫成以符合本土文學所需的樣式，形成有趣的翻譯風景。」6或以

《臺灣日日新報》之作品探討通俗小說中的文化地景與知識想像。然而當多數

作品產生之時空為魏晉以來迄明清、民國初年，甚或是翻譯作品時，如直接視

為台灣文人的異域想像或以抵殖民論述之，或放在日治台灣的政經社會情境下

討論各類議題，恐怕是有不妥之處7。 

台灣早期報刊雜誌確實有一批文人從事創作，在約稿、投稿不足的情況下，

自然多由編者親自操刀，因此早期可見到李逸濤、佩雁（白玉簪）、西洲伯輿、

魏清德、謝雪漁之作，但前述三人早逝，小說版面內容遂極端不足，目前在叢

錄、叢談、文苑、小說、摭談等種種欄目的作品，其未署名者多是轉載之作，

而即使有署名，也有很多是冒名之作。作為一種文學文本，中國的作品一再走

進作家（編輯、漢文記者）的視野，歷史追憶也一再被提起，當這些文本透過

傳媒（報刊雜誌）轉手到台灣時，進入了台灣公眾閱讀的腦海，無意中傳達了

台灣人對中國近代印象的建構，及他們的文學想法、編輯旨趣，這其中有酒樓

買醉、平康買笑及神怪、偵探等離奇情節的各式作品，迎合讀者的趣味，貼近

文學商品化的需求，也有興觀群怨的教化作用，及孝子、貞女題材的選錄，從

中亦可見移孝作忠的觀念及女性解放的艱難和曲折等等8。本文意不在透過台灣

報刊與中國千絲萬縷的關係，以之證明台灣文學為中國文學之支流，強調彼此

政治文化上之淵源，本文期待通過對轉載者的刊登策略、動機與刊載現象，提

出這些魚目混珠的文本，是如何影響了目前的台灣文學研究，提醒研究者仔細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頁 76、77。 

6 這些譯詩實出自興公《綺語漫錄》，非台灣文人之譯作。見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

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 年），頁 319。 
7 其例甚多，難以遍舉，筆者另有專文討論日治台灣文學研究的困境及誤區，對於重理論

輕忽史料的現象提出反省。 
8 台灣文人對文明、戀愛自由，也有很多不大能接受的，如洪炎秋寄啟明（周作人）書。

可以想像《崇聖道德報》借小說人物之口發牢騷，並非著書，而是為了教化，而其中錄

自《勸誡錄》、《坐花志果》、《太上感應篇》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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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謹慎採用史料，避免被表象遮蔽自己的判斷。因此梳理文本之流脈，還

原歷史語境，顯現其本真面目，便成為本文撰述之重點9。 

二、刊載轉錄時增刪、竄改、冒名之現象 

就報刊雜誌之轉錄觀之，宜是當時東亞各國普遍之現象，但似乎又以台灣

最為頻繁，且又掩飾原出處，以致於今日據此類作品論述之結果，不無可議。

當時轉錄現象，如：《申報》的「雜錄」刊〈紀白亞雲事（錄廣報）〉，或者井水

譯〈短篇實事 二萬鎊之世界名畫〉云：「案此篇節取一月七日大陸報新聞欄內

之一則編排而成。原稿係十二月十三日在歐洲所寄。內有昨日及去月等字今仍

之」10，可知《申報》亦從他報轉錄作品。而從《臺灣日日新報》轉錄《申報》

數量之多及頻繁，可以推定〈紀白亞雲事〉（台灣易題作〈白亞雲〉）、〈二萬鎊

之世界名畫〉（台灣易題作〈失畫〉）這兩則是從《申報》而來，並非是《廣報》、

《大陸報》。但《臺灣日日新報》轉錄《申報》時既將〈白亞雲〉、〈二萬鎊之世

界名畫〉易題，又略去《廣報》、《大陸報》字眼，不似《申報》之據實交代。

其有意隱去可辨識之痕跡及心態，尚可從《臺灣日日新報》的〈商人之修養〉11

一文見之，當時編輯於附記曰「是篇係上海某報所載」，硬是不明說是轉載自上

海《申報》，連作者名字都略去。 

那麼台灣報刊雜誌如何轉載外來的作品，各刊物編輯各有不同偏好，但也

有相似點，有一些作家作品經常被轉載，而轉載方式有不予更動的，或稍加更

動，或省略部分，其改寫或省略通常是在文前或文後，文中改頭換面的較少，

                                                 
9 審查委員認為「轉載」一詞，應是指某文先載於某刊物，再轉刊於其他刊物。若從古籍

中改寫或重編，則人人得而為之，此不宜稱作「轉載」。筆者考量台灣當時為日本殖民地，

中國古籍被改寫或重編後刊於台灣報刊上，可視為廣義的轉載，從刊載書冊典籍「轉」

到報刊雜誌的刊登形式，空間也從中國轉到日治下的台灣。唯此一問題實有糾結，因此

本文並存刊載、轉載用詞，大抵同為報刊雜誌者多使用轉載、轉錄，出自典籍者多用刊

登、刊載。謹此說明。 
10 刊《申報》第 14719 號，1914 年 2 月 3 日。《臺灣日日新報》第 5220 號，1914 年 12 月

29 日，第 3 版轉刊，易題作〈失畫〉。 
11 該篇作者是「絜」，在《臺灣日日新報》、《三六九小報》時見其作品。〈商人之修養〉原

刊《申報》，1920 年 12 月 22 日，第 18 版。隔年 1 月 1 日《臺灣日日新報》即予以轉載，

並將「吾國」改為「支那」，其餘文字相同，其刊載動機在附記可見：「吾臺商人與支那

商人類似之點。正自不尟。爰為錄出。藉資參考。」第 7389 號，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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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也是考慮讀者閱讀習慣而做的掩飾。至於前後情節挪動、省略較多篇幅，

或借鑑題材改寫，或自添篇幅以敷衍全文者，皆關涉到改寫敘事技巧，這部分

論述極為繁瑣，頗占篇幅，筆者另於他文論述此一改寫敘述之藝術性。本文僅

就轉載時的更動改寫，在形式外觀的改造，歸納數種方式，以見竄改痕跡及動

機、緣由等。 

（一）省略親身經驗或得之親友戚族傳聞之敘述脈絡 

前人筆記小說強調信息來源，其習用伎倆於開頭或結尾，實指敘述內容為

親見或聞之於親友戚族轉述，突顯據實結撰，有本有源的特色，這種似鄭重其

事的寫法，後來漸成某一種套路。過去傳統小說敘事者角色的設計，既是故事

的講述者，也是評點家，一身而兼二任，便於講述小說之來由，也可補述小說

人物之餘事，成就虛構的有憑有據，使讀者不覺得是無稽之談，進而對小說情

節更容易接受，產生移情作用，此種敘事方式一直占據主流。但日治報刊轉登

時，經常不錄傳聞得之某人的敘述，不再鑿鑿強調可靠來源。稱述來源是一種

敘述策略，以增強內容之可靠性可信度，但切斷敘述之來源，也自然是種敘述

策略，以小說的敘述要求來看，反而較合時宜，也更貼切於小說虛構性，可使

小說敘事更完整，不必畫蛇添足。如〈血泊之花〉（原吳趼人之〈奇女子〉）載

至「厚治其喪。終身引為憾事云。」敘事確實已完整。原作則於文末由吳氏再

著墨，增添議論小說女主角一節，與讀者交流，這現身的敘事者，拉開了與小

說的距離。當然此項處理，沒有一定固有的模式12，但卻體現了台灣報刊編輯

的觀念及其轉變的過程與現象。 

                                                 
12 由於日治五十年，時間不算短，不同時期的報刊編輯也有不同的作法，也有保留故事敘

述者的作品，如玉簫生〈案下埋屍〉，《申報》第 19687 號，1927 年 12 月 31 日，第 12
版。《臺灣日日新報》第 9989 號，1928 年 2 月 14 日，第 4 版轉載時易題作〈案下屍〉，

保留「客有自豫中來者。為言衛輝發生一案」。又如〈王輔臣〉原是劉獻廷〈記王輔臣事〉

一文，收入《虞初廣志》卷 11（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6 年 6 月）。開頭一段反而

是轉錄者自加，文云「明清間。驍將王輔臣。精騎射。勇武絕倫。人稱為馬瑤子。初為

寇後投誠。輾轉隨洪承疇經略入滇。其事頗多可紀者。因略記之。」《臺灣日日新報》第

9855-9857 號，1927 年 10 月 3-5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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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載時特意省略信息來源者頗多，如〈鴉片煙劫〉刊自曲園居士（俞樾）

《右臺仙館筆記二》，原題作〈鴉片煙膏〉13，刊載時省去故事敘事者「紹興老

儒王致虛言」八個字。〈李秀山顯靈紀〉14轉載時省略「一昨與吾家留夷先生啜

茗於園之逍遙遊，先生故與園鄰。自春迄秋。幾無日不遊憩其間。茶餘漫話。

為述園事至詳。因偶言及秀山顯靈事。繪影繪聲。歷歷可據。雖事涉迷信。未

免突梯滑稽。然情景逼真。諒非臆造可擬。聞之不禁悚然。及歸。迺溯厥顛末。

飛筆覶縷之如次。以資閱者之譚助。先生之言曰。」以下接「佃戶沈某」。由於

省略留夷先生一段，以致文中「先生又云」、「沈之所言，亦未始毫無所據」，無

所呼應，顯得突兀。又因轉刊時未署原作者姓名「清涓」，因此文末一段「此則

先生與清涓之所以樂為述且筆之也」，亦省去不錄。絜廬述〈滬濱實事 箱屍

案〉，轉載時易題作〈箱中屍〉15，並省略不錄以下這段話： 

讀報的誰不知道福爾摩斯是英倫唯一的包探。奇思妙想。疑鬼疑神。他

所辦的幾件奇案。凡是讀過華生所紀的福爾摩斯偵探案的。誰不嘖嘖稱

奇。不過福爾摩斯實在没有這一個人。乃是英國一個名小說家叫做「科

南達利」的游戯之作。樓閣空中全憑匠心。讀者切不可給他瞞過呀。在

下今年認識一個上海英租界著名的包探。他講給我許多奇奇怪怪的探

案。有的是他所辦的。有的他也是破案中的一分子。而且事實的確要是

留心海上盜刦拐騙綁票奇案的人。說出來腦筋裏總還有些記得的。我聽

了離離奇奇的新聞。他竟有條不紊地偵出來。不但服他心思靈敏。委實

要說上海是一個「魔窟」了。現在先來紀述一件「屍箱案」。讀報的也許

說一聲比空樓閣的「福爾摩斯偵探案」好看吧。 

                                                 
13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小說家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頁 429、430。《臺

灣日日新報》第 9335 號，1926 年 5 月 1 日夕刊第 4 版轉刊，題目作〈鴉片煙劫〉。另《臺

南新報》轉刊時，作〈阿片劫〉，並保留「紹興老儒王致虛言」八個字，見 1926 年 6 月

17 日。 
14 原刊《申報》，1926 年 10 月 17 日，第 17 版，《臺灣日日新報》第 9522 號，1926 年 11

月 4 日，第 4 版轉刊，題目亦作〈李秀山顯靈紀〉。 
15 刊《申報》第 19468 號，1927 年 5 月 24 日第 12 版。《臺灣日日新報》第 9765 號，1927

年 7 月 5 日，第 4 版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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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貓〉此篇改寫自荊夢蝶〈義貓殉主記〉16。原文初為：「貓為動物之小

者。而邇來自由談中時有異聞。茲吾所紀更異乎諸君之作。乃目擊之事實。而

兼有表揚善類之意。謂足以風世也。倘亦讀者所許乎。」刊《臺灣日日新報》

時，改寫為「貓為動物之小者。而其受恩深厚。亦知報德。勝夫人面獸心。負

恩背義。當其微賤時。受眷屬栽培。猶以為恩。一朝得志。轉眼如不相識者比

比也。茲有目擊事實。雖微物。而其知恩感激。至以身殉。有足為人表揚風世

者。誌之以為世勸。」本文旨意於此具見。文中改寫不多，掩飾出處「自由談」，

又有意省去故事得之親戚家族之寫法，原「余戚」姜氏及主母張「余外姑也」

略去，但加上故事發生處「滬地」。其餘未多改寫，僅文末加改寫者之感慨：「嗚

呼。物猶如此。可以人而不如乎。」這與徐岳〈義貓記〉所述之用意相近，以

貓之靈異，死報主人珍愛之恩，與為人臣妾臨難不能決者相較，表達人不如物

的鄙夷之情。〈記江湖奇人〉17原是張芷痕〈楚客〉一篇，轉錄時省去「吾友嘯

猿世居松城設帳於松西小崑山鎮」。 

絜〈滬濱實事 莊票被竊案〉18原有「吾友Ｗ君曰。輓近世風澆漓。人慾

橫流。殺人越貨之事。日有所聞。念秧探囊之術。層出不窮。每届歲暮。胠篋

逃遁等新聞。尤觸目都是。吾儕業偵探者。遂忙迫不堪言狀。茲請語君以 S 銀

行被竊莊票三千兩事。予耗不少腦汁幸而人贓兩獲。不可謂非徼倖者也。雖然

其人固衣冠中人。徒以一今之錯。身敗名裂。予冀其改過自新焉。」絜另篇〈滬

濱實事 火賺案〉轉載時亦同樣省略：「茲以吾友某包探之述其友Ｙ君火。榜匪

一案紀之。以供談助。」文末復省「而朱君之神探令譽。輒為吾友某包探所稱

道云。」葉曾駿〈石達開遺傘〉19省略「此事為父執張君所述。友人有謂（清

                                                 
16 刊《申報》第 19255 號，1926 年 10 月 9 日。《臺灣日日新報》第 9524 號，1926 年 11 月

6 日，第 4 版轉刊。吳福助所編「深毛而無毛」，語不通，原文作「澤毛而無尾」，因呼

之以貂。 
17 刊《申報》第 19654 號，1926 年 10 月 9 日。《臺灣日日新報》第 9962 號，1928 年 1 月

18 日，第 4 版轉刊。 
18 刊《申報》第 19678 號，1927 年 12 月 22 日。《臺灣日日新報》第 9956-9957 號，1928

年 1 月 12-13 日，第 4 版轉刊作〈銀行失款案〉。 
19 刊《申報》第 20290 號，1929 年 9 月 16 日。《三六九小報》第 421 號，1935 年 2 月 19

日第 4 版。 



誰的文學？誰的產權？—日治台灣報刊雜誌刊載中國文學之現象研探 11 

代軼聞）中。亦有紀載此段。惟大同小異耳。」〈禍由人召〉20出自紀昀《閱微

草堂筆記》，刊出時省略「先曾祖潤生公」，紀氏強調真實，此乃其先曾祖潤生

公聞見之事。〈負骨記〉一文轉載自王漢章〈萬里孤鴻記〉21，文字前後稍異，

通篇相同者多。作者王漢章正因感於友朋道義之交，可風世人，而有此作。從

以上諸篇出處，可知不論是《臺灣日日新報》、《三六九小報》或是《崇聖道德

報》刊登時，都偏向省略文中故事來源的敘述者。 

（二）完全更易篇名，與原作題目迥異 

轉登時不盡然都會更動題目，保留原題目情形的，如《野語》的〈魏氏子〉、

〈質婦〉、〈許生〉、〈湯解元〉、〈花面僧〉、〈老相公〉、〈賭餌〉、〈癡僧〉，以上諸

篇皆保留原題22。自然尚有從其他典籍轉載者，亦是存真情況，量亦極多，此

不述。至於改易篇名的方式，或另以小說中人物命篇，或取原文首句為篇名，

或根據內容大意。更改題目者有小改及大改的情況，小改者尚易辨識出處，大

改者多不見原題痕跡，出處追索上較為棘手。其更改題目之道有數種方式，謹

分項敘述之： 

其一是取小說中主角姓名為篇名。尤其是《臺灣日日新報》習以小說中人

物命篇，如將鄒弢〈小霸王〉改為〈孫鵬〉23，文中主角孫鵬之自負行徑如同

原篇名「小霸王」。因而改易題目後，小說內容無法自篇名觀之。陸士諤〈俠談〉

轉刊時以小說主角名字「張大用」為篇名24，文前省略一小段文字「技擊之盛。

以清乾隆時為最。當時天下十八名師。南中居其九。甘鳳池為之首。甘之事。

                                                 
20 《崇聖道德報》第 3 號，1939 年 5 月 16 日，頁 23-24。 
21 原刊《小說月報》第 8 號，1915 年，頁 33-36。〈負骨記〉則 13 年後刊《臺灣日日新報》

第 9980-9982 號，1928 年 2 月 5-7 日，第 4 版。《日治時期臺灣小說彙編 38》收入時，內

文空白及錯字不少，可藉〈萬里孤鴻記〉以校正。 
22 《野語》篇中小說被轉刊時，偶有改題現象，但為數不多，如〈丐仙〉改作〈丐醫〉，〈馬

生〉作〈馬司馬〉。這一系列小說被轉刊的時間，集中在《臺灣日日新報》1914 年。 
23 姜泣群輯，《虞初廣志》卷 13（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6 年 6 月），頁 64-68。此書

根據光華編輯社 1915 年複印。又收入（明）湯顯祖等原輯，《中國古代短篇小說集下》

（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1 年），頁 328-329。 
24 陸士諤，〈俠談〉，復收入《金鋼鑽月刊》第 7 期（1934 年），頁 1-2。張大用為篇名，此

文刊《臺灣日日新報》第 9336 號，1926 年 5 月 2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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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孺皆知。不必述。余所聞」。以下「金閶名師張大用」即轉載時直接切入之文

本。伊耕〈鵑聲雁影〉易題為女主角之名〈珊珊〉25，〈天臺豔跡〉改作〈劉鳳

藻〉26，另以其人特質命篇的有〈麻城獄〉改作〈陳青天〉27，〈輪庵和尚〉改

為〈詩僧〉，〈指甲墨痕〉改作〈吝翁〉28，以其性奇吝，守財若命故。 

《客中消遣錄》被轉載時，通常是改以人物命篇。如〈奇女〉改作〈杜憲

英〉，〈義丐〉改作〈阿四〉，〈補恨〉改作〈謝祖安〉29。以人物命篇的情形，

尚須留意的是對小說主角姓名的更易，如徐昆《柳崖外編》的〈巧巧〉易題作

〈簪紅〉，〈圓實〉易作〈慧珠〉30。另〈龔碧雲〉改寫自嘯洞〈喜情短篇 逆

來順守〉31，女主角為吳新卿，男主角郭蓮生，轉載時做了較大幅度的改寫，

人名改作龔碧雲、柯鶴樓，其中地名亦改作「金門」，並以「龔碧雲」為篇名，

此類情況復見林紓〈纖瓊〉改題作〈范秋霞〉32，〈纖瓊〉原作主角是「趙東覺」，

轉錄時改為「范秋霞」，因此不以〈趙東覺〉為篇名，二作不同之處，〈龔碧雲〉

以女主角為篇名，〈范秋霞〉以男主角為篇名。另有將人名外號更改為較熟悉的

情況，如〈痢老八〉易題作〈老七〉33，還有同是作品人物的相互更替，如《聊

齋誌異》的〈房文淑〉改作小說另一人物〈鄧賜生〉34。 

                                                 
25 伊耕，〈鵑聲雁影〉，刊《滑稽時報》第 4 期（1915 年），《臺灣日日新報》第 11841 號，

1933 年 3 月 25 日起，第 4 版轉刊作〈珊珊〉，分十六回連載。 
26 〈天臺豔跡〉刊《小說叢報》3 年 5 期。《臺灣日日新報》第 8346-8348 號，1923 年 8 月

16-18 日，第 6 版轉刊時易題〈劉鳳藻〉。 
27 蔡東藩編，琴石山人校，《客中消遣錄‧麻城獄》（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1918 年），《臺

灣日日新報》第 9047 號，1925 年 7 月 17 日起，第 4 版轉刊時易題〈陳青天〉，分五回

連載，7 月 17、19、20、22、24 日。 
28 〈指甲墨痕〉，平襟亞《中國惡訟師》（上海：志成書局，1919 年），頁 10-13。《臺灣日日

新報》第 8568 號，1924 年 3 月 25 日，第 6 版改作〈吝翁〉。小說敘吝翁子房產售於鄰人，

鄰人於房舍下掘得甕金十甕。後以重金求助訟師，訟師案中指蘸黑墨，於索觀契約時，

在「上買樓房，下買地基」之「下」字旁加一撇，成為「不買地基」，遂得地下藏金。 
29 蔡東藩編，琴石山人校，《客中消遣錄‧奇女》（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1918 年）。徐

珂編《清稗類鈔》及挹芬女史編《名閨奇媛集》皆載，《名閨奇媛集》，署名作者「塞庵」。

〈杜憲英〉刊《臺灣日日新報》第 9040 號，1925 年 7 月 10-11、13-15 日起，第 4 版。 
30 徐昆，《柳崖外編‧巧巧》，《臺灣日日新報》第 4261-4262 號，1912 年 4 月 11、12 日，

第 5 版轉刊時易題作〈簪紅〉，作者殿。〈圓實〉刊《臺灣日日新報》第 4558 號，1913
年 2 月 10 日，第 4 版時易題作〈慧珠〉。 

31 《民權素第四集 說海》，見《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553》（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年

不詳），頁 9-14。 
32 《臺南新報》，1926 年 8 月 14 日，第 6 版。 
33 《申報‧自由談》第 20264 號，1929 年 8 月 21 日。《三六九小報》第 368-370 號，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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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取作品首句為題。中國典籍對於無題之作，後人習慣以首句為題，

台人轉刊中國小說時，亦常將題目如是更動，而更動結果亦頗合乎過去文言筆

記小說以人名（主角）為題的現象。這類作品可見者，如張菊屏〈作惡自斃者〉

初敘「吳人張某。向設一肆於西門外」，台灣轉刊時，即易題作〈吳人張某〉35。

〈李玉堂〉一篇出自〈公安局長懼內自盡之慘聞〉，轉刊時即以人名為篇名，該

文起首即敘述「李玉堂字蘭亭。皖人」。〈浦陽黎某〉一篇情形亦同，原作為金

君珏〈匪夷所思之脫匪計〉。清癯〈雌雄婆之趣案〉即〈胡老四〉一篇，〈黃炳

坤〉即斅厂〈致死奇談〉，〈珍姊〉即王梅癯〈三分有二〉36。〈梅女士〉一篇原

題為〈一字折獄〉37，作者沈梅儷，該文敘「B 女士年華二九」，由於《臺灣日

日新報》將「B 女士」改為「梅女士」，因而篇名也就改作〈梅女士〉。〈花麗卿〉

原是吳調梅〈海上聞見錄〉，首敘「花麗卿。金陵故家女也」，而冒名「包天笑」

〈空谷蘭〉譯作的雪〈紀蘭孫〉一篇，開篇即是「紀蘭孫。武林世家子也」。由

於文言筆記小說習以某生、某女者開篇敘述，因而更易題目時，便出現頗多以

人名為篇名的現象，此例甚多，不再一一例舉。 

其三是重新以內容思想命題。轉刊時的特意隱匿動機，取消原易辨識的人

物篇名，改以小說內容思想，如林紓〈穆靈芝〉一文即是以主角穆靈芝為篇名，

內容描述繼母虐兒情節，因之改作〈繼母虐兒〉。此文既易題又略去文末「踐卓

翁曰」，遂不易辨識為林紓之作38。李慶辰《醉茶志怪》的〈劉玉廳〉如同林紓

                                                                                                                                 
年 8 月 16、19、23 日轉刊時易題作〈老七〉。 

34 （清）蒲松齡原著《聊齋誌異》篇名自然是〈房文淑〉為佳，符合內容主題。《臺灣日日

新報》第 9891-9892，號 1927 年 11 月 8、9 日，第 4 版作〈鄧賜生〉。 
35 〈作惡自斃者〉原刊《申報》19559 號，1927 年 8 月 24 日，《臺灣日日新報》第 9852-9853

號，1927 年 9 月 30 日、10 月 1 日，第 4 版易題作〈吳人張某〉。張菊屏另有〈鬼打牆〉

二則，轉刊時將第一則命題為〈黑白罩〉，《臺灣日日新報》第 9977 號，1928 年 2 月 2
日，第 4 版。第二則易題作〈羊騷迷〉，首句所述即「羊騷迷多見於不通潮汐之內河」《臺

灣日日新報》第 9998 號，1928 年 2 月 23 日夕刊，第 4 版。 
36 〈致死奇談〉，《申報‧自由談》第 19614 號，1927 年 10 月 19 日，第 16 版。《臺灣日日

新報》第 9882 號，1927 年 10 月 30 日，第 4 版轉刊時易題作〈黃炳坤〉。王梅癯〈三分

有二〉，《申報‧自由談》第 19647 號，1927 年 11 月 21 日，第 16 版，《臺灣日日新報》

第 9955 號，1928 年 1 月 11 日，第 4 版轉刊時易題作〈珍姊〉。 
37 〈B 女士〉，《申報‧自由談》第 19727 號，1928 年 2 月 18 日第 16 版，《臺灣日日新報》

第 10013 號，1928 年 3 月 9 日，第 4 版轉刊時易題作〈梅女士〉。 
38 林紓作品被轉錄時，亦多更動，如〈崔影〉一篇在論「方今男子之種類」時省略一頁多

篇幅，而以「龐雜無等。均不足託命」九字一筆帶過，然後直接接續「杜大笑曰」。《臺



14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一期 

〈穆靈芝〉的易題，捨棄主角人名，改為〈活閻摩之裁判〉。〈麒麟客〉改作〈張

茂實截竹替身〉39，毛祥麟〈某公子〉改題〈俠客除暴〉，毛祺齡〈神告記〉易題

〈估客失金〉，明〈自貽伊戚〉易作〈巫騙〉，劉望實〈輕薄桃花逐水流〉換作〈弄

假成真〉，徐昆《柳崖外編》中的〈文綃〉換題〈兩美必合〉，〈小環〉易作〈醫

妬女〉，〈劉車夫〉易為〈蛇女〉。姚鵷雛的〈風颭芙蓉記〉改作〈復仇女〉40。

而原以內容思想為題，卻改為人物姓名者也不少，如〈焦素真〉原作〈無恥〉，

作者「心根」，即是以批判蕩婦焦素真之無恥。〈程婦〉原作〈賢妻致貴〉41，

主要是描寫堅貞、賢良的妻子，不計個人利害生死，在動亂的時代，為丈夫程

鵬舉指點迷津，使之得以脫離困厄，才能有所施展。而程鵬舉在富貴之後，亦

不忘糟糠之妻，最後夫妻團聚，釵合美滿。尤其是其妻對故國眷戀之情，堅忍

不拔的毅力，純潔高尚的情操，多所強調。 

（三）人名（人物）、地名（空間）、年代（時間）之更易或省略 

由於時空改為台灣，很容易讓人認為是台灣文人的創作，此類改動極易誤

導讀者、研究者。吾人如以 1922 年《臺灣文藝叢誌》轉載的抗父〈最近二十年

間中國舊學之進步〉觀之，當可了解某些傳統文人在轉載時有意避開「吾國」、

「我國」字眼。抗父此文原載《東方雜誌》，《臺灣文藝叢誌》轉載時文末省去

十三行，殆因「我國舊學之進步，……使知言中國學術無進步者之謬」，此類措

辭對於台灣處於日本殖民統治下，或有不便而刪除，綜觀全誌對轉載之處理，

                                                                                                                                 
灣日日新報》，1913 年 12 月 30 日及 1914 年 11 月 6 日刊登兩次。 

39 〈張茂實截竹替身〉刊《臺灣日日新報》第 8067 號，1922 年 11 月 10 日，第 6 版，此作

原出自（唐）牛僧孺、李復言撰，《玄怪錄‧續玄怪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頁 161-163。原篇名作〈麒麟客〉，《太平廣記》卷 53 題名同。《圖書集成‧方輿彙編‧山

川典》卷 74，無題。 
40 〈某公子〉，毛祥麟《墨餘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臺灣日日新報》第

10614 號，1929 年 11 月 4 日，第 4 版作〈俠客除暴〉。明〈自貽伊戚〉，《申報‧自由談》

第 19541 號，1927 年 8 月 6 日，《臺灣日日新報》第 9839 號，1927 年 9 月 17 日，第 4
版轉刊時易題作〈巫騙〉。劉望實〈輕薄桃花逐水流〉，《申報‧自由談》第 19661 號，1927
年 12 月 5 日，《臺灣日日新報》第 9931 號，1927 年 12 月 18 日，第 4 版轉刊時易題作

〈弄假成真〉。〈風颭芙蓉記〉刊《小說叢報》1916 年 7 月，《孔教報》第 2 卷第 5-9 期，

1938 年 6-12 月，轉刊時易題作〈復仇女〉。 
41 刊陶宗儀，《輟耕錄》（又名《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臺灣日日新

報》第 5793 號，1916 年 8 月 14 日，第 4 版易題作〈程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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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省去原出處之交代甚為明顯。此情況一如向復庵〈今日吾國教育界之責任〉42

轉載時改作〈今日教育界之責任〉，亦是省略「吾國」，同時文末「四月十一日

演於漢口明德大學」亦不錄。這些明顯可見的「中國」、中國地名（漢口）或暗

示中國之作的字樣，編者（報人）皆有意避開。而且不僅《臺灣文藝叢誌》如

此，《臺灣愛國婦人》、《臺灣之實業》、《臺灣日日新報》以及《崇聖道德報》等

各報刊雜誌皆有此作法。因此對於日治台灣報刊雜誌不能因其作品中的時間、

空間、年代等為台灣，即斷定是台灣文人的創作。 

有意略去或模糊時空背景的現象極為普遍。〈社會小說 王瓜觀音〉在一開

始即省略作者「瘦蝶」一段話：「我國人民 以告閱者諸君。」直接敘述故事發

生地點，並加上「支那某屬」43。這一段時間轉錄之作品，喜加上「支那」，如

韋士〈擔夫〉44：「中原民俗強悍」，轉錄時作「支那中原民俗強悍」。因此台灣

報刊出現敘述「支那」故事者，未必是台灣文人之作。叢錄刊圖南詩史〈閨門

苦節〉，此文實改寫自梁章巨《閩川閨秀詩話‧許琛》45，行文脈絡及文字小異，

但有意省略許琛節婦年廿二，時為「乾隆壬申」的時代背景。〈臨川折獄〉46作

者「陳小蝶」，《臺灣日日新報》轉刊時省略「辛亥之歲，予客」、「予居平昌，

雖祇三月，而得知」等語。《臺灣日日新報》刊〈青蛇命案〉47，結尾原云「此

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初事也。」然則原刊《申報‧自由談》1927 年 12 月 27 日，

並無「民國」二字。率〈土地奶奶小傳〉被轉刊時亦同樣省略「中華民國」一

                                                 
42 原載於《太平洋》第 10 號（1923 年 6 月），頁 39-83。《學衡》第 29 期（1924 年）轉錄。 
43 《臺灣日日新報》第 4987 號，1914 年 5 月 1 日，第 4 版轉刊。 
44 《申報‧自由談》第 14758 號，1914 年 4 月 21 日，第 14 版。《臺灣日日新報》第 4977

號，1914 年 4 月 21 日，第 6 版轉刊。 
45 梁章巨，《閩川閨秀詩話》四卷（筆記小說大觀五編）（未著錄出版地、出版社，1980 年），

頁 5583-5585。《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3523 號，1910 年 1 月 27 日，第 4 版轉刊。 
46 〈臨川折獄〉刊《申報‧自由談》第 15210 號，1915 年 6 月 17 日，第 14 版，《臺灣日

日新報》第 5396 號，1915 年 6 月 29 日，第 6 版轉刊作〈紀事小說 湯臨川折獄〉。內容

描述陸姓布商因改業而缺資金，與其鄰一農商以約債，翌日賫資贖券，農竟不認，乃訴

之湯臨川。臨川以其慧智，助陸商拿回債券，並懲處農人。 
47 《臺灣日日新報》第 9974-9975 號，1928 年 1 月 30、31 日夕刊第 4 版。黃薇勳曾云《臺

灣日日新報》、《三六九小報》刊登〈青蛇與命案〉一篇，無法確定作者是否如《三六九

小報》所刊？今查《三六九小報》（第 473-475 號第 3 版）所刊〈青蛇與命案〉的作者署

名「紅綃」，確實與《申報》相同。黃文見，〈1906～1930《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短篇小

說中家庭女性婚姻與愛情的敘寫〉（台北：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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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其下原有「時為中華民國破除神權之第三年。外史氏曰：光復後，各省都

督皆以本省人充任，而江蘇獨否，蘇人頗以為辱，嗣有某女士為某都督夫人，

於是蘇人乃稍稍稱道，謂吾蘇雖不生都督，而猶幸有都督夫人，亦足豪矣。比

又有土地奶奶出現於上海，豈兩間靈秀之氣，獨鍾於女子耶？後先輝映足為吾

蘇女界兩大人物，是不可以不傳」等文字。 

〈紀汪瑚事〉將「我國家」改為「乾隆時」，海客的〈結婚的年齡〉48則將

「我們中國」改為「我國」。〈海藏壽言 看雲樓〉49：「閩縣鄭蘇戡先生孝胥。

騷壇領袖。人倫模楷」將「閩縣」改為「滿洲國」。天英〈夢廬談屑〉50：「我

國淫祀。不一而足。又有謬誤相沿。大堪發噱者。」轉載時將「我國」改為「中

國」，其例甚多。對於清朝文獻中習稱的「國初」，幾乎都改為「清初」，有時為

營造時代相近，更體現果報之可懼，將「乾隆三年」改為「民國三年」51，在

《崇聖道德報》這種現象觸目可見。如〈長厚享大福〉52出自《耳郵》，原「國

初巨富」改為「清初」，特意避開「國」字。中谷〈德高不危〉53出自袁枚《子

不語》，亦是「國初」改為「清初」。 

更改「地名」者，如作者「儀」移植、改編王韜之作，普遍在故事一開頭

將時空背景置換為台灣或與台灣關係密切的福建。如儀〈燕歸來〉此文為王韜

《淞隱漫錄‧閔玉叔》之改寫，原作即牽涉台島，述台灣紅毛赤嵌古蹟。王韜

雖未到過台灣，但因岳父林晉謙寄籍台灣，寫作靈感或與此有關。由於王韜助

譯西方科學，對天文、算學、西方文物等多所知曉，此篇小說以台灣紅毛赤嵌

古蹟、歷史為引子，虛構了閔玉叔的海外冒險故事，寫到操舟黑人、西人外婦、

碧眼賈胡、檳榔嶼、鼓浪嶼等。此後《臺灣日日新報》所載〈吳深秀〉、〈燕歸

                                                 
48 《申報‧自由談》第 20183 號，1929 年 5 月 30 日，第 21 版，《三六九小報》第 289 號，

1933 年 5 月 16 日，第 4 版轉刊。 
49 《申報‧自由談》第 20248 號，1929 年 8 月 5 日，第 21 版，《三六九小報》第 435 號，

1935 年 4 月 9 日，第 2 版轉刊。 
50 《申報‧自由談》第 20281 號，1929 年 9 月 7 日，第 22 版，《三六九小報》第 396 號 1934

年 11 月 19 日，第 4 版轉刊。 
51 見〈天譴暴行營卒〉，《崇聖道德報》第 35 號，1942 年 1 月 28 日，頁 26。出自袁枚，《子

不語》，原故事時間是乾隆三年，刊載時改為「民國三年」。 
52 《崇聖道德報》第 5 號，1939 年 7 月 16 日，頁 24-25。 
53 《崇聖道德報》第 46 號，1942 年 12 月 28 日，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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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狐女報德〉、〈鳳仙夙緣〉等篇皆原非台灣時空，而是作者「儀」有意的

改換時空。由於台灣本身是海島，當「儀」將作品時空置換為台灣時，這些作

品即將原是內陸題材的作品，搖身一變成為涉海之作，易言之，改寫者在誤打

誤撞情景下，型塑了台灣文言小說裡的渡海之作，與海洋題材關係密切。〈鳳

仙夙緣〉，因七姬墳，而遙想到五妃墓，因而將原本《淞濱瑣話》所述當代（清

朝）事，轉換成寧靖王與五妃故事，且以酬夙緣之說，跳轉至日本殖民統治下

的時空，突顯「改隸初」玉笏出土，曾帶至內地（日本）。又如《客中消遣錄》

的〈騙術三則〉54，易題〈奇騙〉，將京師改為「北京」。鐵樵〈記事小說 孽

海暗潮〉55刊載時，有意省去中國地名，以「某」代之，「山陰某甲」改作「有

某甲者」，「隻身客江右」作「隻身旅外」、「繼妻餘杭某氏」作「繼妻某氏」。《風

月》連載〈家庭短篇：母鏡〉56，作者署名「驥」，此篇原作者「逸軒」。或許

二作時間相距已十六年，「驥」大膽將此文做了些微更動，「吾國」改為「吾臺」，

「阿九。陳姓。無錫人。」改為「改隸前。有賊仔九者。淡水人。」文末「錫

人交相慶。慶去害也」改為「後人至。引為母鏡云。」可見是有意避開「吾國」、

「無錫」等字眼，而改以本土「淡水」之故事，因而讀者誤以為是台灣作家述

台灣事。 

同樣也有更改不多，保留地名的情況。如〈軼聞 徐生殺虎復讐記〉：「徐

生軼其名。泉州某鄉人。兄某業農。」更改為〈殺虎復讐〉：「泉郡某鄉。有徐

生者。昆仲二。兄業農。」不及一年又轉刊，另題作〈殺虎錄〉57，文作：「徐

生軼其名。對岸泉州某鄉人。兄某業農。」加上「對岸」二字，其口吻營造在

台文人所作。〈俠客〉58文中保留「東三省之戰，日本以重兵扼旅順，我國工商，

                                                 
54 《客中消遣錄》（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1918 年），頁 31-34。《臺灣日日新報》第 8932

號，1925 年 3 月 24-25 日，第 4 版作〈奇騙〉。 
55 〈孽海暗潮〉刊《小說月報》3 年 2 期（1912 年 5 月）。鐵樵即惲鐵樵（樹珏）。《實業之

臺灣》（卷期、出版時間不詳）轉刊，頁 88。 
56 《風月》第 21 至 24 號，1935 年 8 月 16、19、23、26 日，實轉載自《友聲雜誌》第 1

期（1919 年）。 
57 〈軼聞 徐生殺虎復讐記〉，《申報》第 13403-4 號，1910 年 2 月 2-3 日，《臺灣日日新報》

第 3558 號，1910 年 3 月 10 日，第 5 版作〈殺虎復讐〉，第 3814 號，1911 年 1 月 6 日，

第 3 版作〈殺虎錄〉。 
58 吉樂，〈記俠客〉，《虞初廣志》卷 2（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6 年 6 月）。《臺灣日日

新報》第 4207 號，1912 年 2 月 15 日，第 5 版。 



18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一期 

被困圍中者數萬人」。未錄「吉樂曰」一段。但是保留「日本」、「我國」，從眾

多改寫、掩飾之例觀之，可能是編輯忘了改動。 

此種隱去原作的角色身分、時間之作法，模糊了歷史時空背景，為當時常

見現象。對於時空的描述，在小說文本中一向作為情節推衍、角色登場的背景

元素而存在，然而當研究者通過各種研究角度切入日治時期台灣小說文本，並

且進一步探析被殖民者強行殖入的現代化過程時，如果將中國文學之作移植到

台灣而毫無所知，則其分析將錯誤累出。從清末至民國期間，台灣報刊雜誌轉

載、改寫或模仿學習中國文學之數量遠遠超過日本文學，其對台灣通俗文學、

新舊文學論爭或殖民下的漢文生態之討論，影響至大，不能不辨。 

（四）合數篇為一篇之情形 

合數篇以上之作為一篇的做法，在當時頗為常見，但很可惜的是此一現象

未被揭櫫，在討論這批日治報刊雜誌小說時，誠為重要之課題。《臺灣日日新報》

所刊儀〈女劍俠傳〉，即合併王韜〈女俠〉、〈劍仙聶碧雲〉、〈李四娘〉、〈盜女〉、

〈劍氣珠光傳〉五篇為一篇，分述潘若仙、潘巧雲、白芝仙、倩珠女史、戴絳

玉女俠事。〈花麗生〉是拼湊〈何華珍〉、〈三夢橋〉、〈心儂詞史〉、〈鵑紅女史〉

四篇為一事。至於〈三伶〉59實出自徐昆《柳崖外編‧二伶》與《柳崖外編‧

吳伶》。故事描述三伶，即吳伶、李伶、王伶。吳伶受徐後山賞識，憑著自身的

才藝，獲得大僚賞識，登高位，仍不忘徐後山的恩情。李伶受浪子賞識，但浪

子家道中落後，李伶便嫌棄不理，最後浪子含恨而死。某生傾心於王伶，卻只

敢默默尾隨送之，直至窮困潦倒。王伶因生孝廉而感動，便邀生同居，且勉勵

其勤學，考取功名。又如王梅癯〈信陽四異人列傅〉，《臺灣日日新報》轉載時

即分四篇刊載。經過數篇拼湊之後，內容情節有時會有較大的波折起伏，有時

只是幾則相近題材獨立的故事匯聚在一起，或原來有數則故事，僅錄一則，或

選錄時的刊登時間前後相反。 

                                                 
59 本文刊《臺灣日日新報》第 4610 號，1913 年 4 月 6 日第 6 版，作者署名「殿」。 



誰的文學？誰的產權？—日治台灣報刊雜誌刊載中國文學之現象研探 19 

（五）冒名之作 

日治台灣報刊雜誌所刊之作，多未署名，大抵未署名者，多非台灣文人的

作品，但署名者也未必是台人的作品，其中冒名之作極多，可能是編者隨意署

上，也可能是投稿者之冒名。連雅堂曾述其經驗，說： 

今之所謂小說家者，多剿拾前人筆記，易其姓名，或敷衍其事，稱為創

作。曩在滬上見某小說報，中有一篇，題目為「一朝選在君王側」，已嫌

其累，及閱其文，則純抄過墟記之劉寡婦事，真是大膽！夫過墟記（按、

普遍作過墟志）之流傳，知者雖少，然上海毛對山之墨餘錄曾轉載之。

對山，同光時人，其書尚在。為小說者，欲欺他人猶可，乃並欲欺上海

人耶？60 

連雅堂不認同「剿拾前人筆記，易其姓名，或敷衍其事，稱為創作」之舉，文

中「今之所謂小說家者」，或許也包括對台灣文壇現象的批評。文中舉毛對山

《墨餘錄》曾轉載過墟記劉寡婦事，而上海小報易題抄襲此故事。此一現象在

上海、台灣極普遍，文中毛對山祥麟的《墨餘錄》多篇亦曾為台灣報刊選錄刊

登61。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叢錄」有「儀」的〈明季節烈女傳〉62，第一則述

柳翠雲，作者實為「王韜」，原題作〈乩仙逸事〉。敘至「解帶自縊。當時莫有

知者」結束，下文不錄。未錄之文即是寫女降乩之事。之後復敘「程季玉」事

蹟，一如柳翠雲。「儀」則另取〈費宮人〉一事接續明之烈女，並不以「乩仙」

                                                 
60 原〈臺灣詩薈餘墨〉，收入連橫著，《雅堂文集》（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1 年），

頁 288。另，（清）毛祥麟撰，畢萬忱點校，《墨餘錄‧孀姝殊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5 年），頁 80-81。 
61 如〈栗毓美〉（易題作〈恩太太〉、〈奕藝〉（易題作〈范國手〉）、〈醒睡先生〉、〈石珻〉（改

題為〈巧姻緣〉）。〈巧姻緣〉在前文略有改寫。〈范國手〉刊《臺灣日日新報》第 9997 號，

1928 年 2 月 22 日，第 4 版。文末略雨蒼氏曰一段。《臺灣文藝叢誌》轉刊的對山書屋主

人〈詩佞〉一篇，出自毛祥麟撰《對山書屋墨餘錄》卷 15。以閻王亦喜聽諂言愛媚詩，

諷刺社會上下諂媚之風。《臺灣文藝月刊》第 6 年第 10 號（1924 年 12 月 15 日），頁 13。 
62 〈乩仙逸事〉，收入（清）王韜著《淞隱漫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年），頁

198、199。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4201 號，1912 年 2 月 8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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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重點。王韜《甕牖餘談‧法國奇女子傳》為「拋磚」冒名，並易題作〈奇女

子〉63，省略可辨識原作者的「逸史氏曰」一百多字64這一段精彩的個人評論省

略，多少弱化了王韜其人的理想價值觀與其想像創造力。 

九侯山人〈髯參軍傳〉65，原作者徐瑤，此文收入張潮《虞初新志》。九侯

山人並非是徐瑤（天璧）的別號，疑是《漢文臺灣日日新報》隨意署上。本來

一事兩見或三四見者，並非不可，敘事固無異同，行文必有詳略。然而《漢文

臺灣日日新報》所刊〈髯參軍傳〉，其文字大同小異，通過俠士之言行抨擊了明

末政治之黑暗，痛惜忠貞之士不得其用。〈南海劇盜〉66此作《三六九小報》改

題作〈南海巨盜〉，並冒名「巢先」作。吳趼人敘述時先交代故事來源已佚其名，

《三六九小報》直接敘述南海巨盜陳某。署名「某」的〈烟鬼〉是李慶辰《醉

茶志怪‧馬生》67，署名「吉」的作品不少，如〈短篇小說 文媒〉，但有些是

冒名之作，如〈百花生日花王恩詔〉68，原作者是「河影」。《三六九小報》在

同一版面又冒名轉錄改寫「瘦羊」的〈止孕奇草〉69。恤〈飛將軍〉70一文，作

者乃「胡寄塵」，過去「恤」被認為是譚瑞貞筆名。因此恤〈歷史小說：孤島英

雄傳〉一度都以為作者是譚瑞貞。此篇作者實為「李定夷」，原文的「定夷曰」

被改為「編者曰」。〈孤島英雄傳〉以清末甲午海戰乙未割台之議引起的台灣紳

民聯合守島的悲壯義舉為背景，台灣七日而亡，「議者輒以景崧鮮克有終為咎」，

敘述者以詳細的細節揭示了唐景崧從一開始就意欲棄島逃亡的苟且行徑，嚴厲

                                                 
63 〈奇女子〉刊《臺灣文藝叢誌》第 1 年第 2 號，1919 年 2 月，頁碼不詳。呂若淮〈臺灣

文社及其《臺灣文藝叢誌》研究〉、賴松輝〈日據時期臺灣小說思想與書寫模式之研究

（1920-1937）〉未辨識出作者為王韜，誤認為「翻譯的文言小說」。 
64 王韜，《甕牖餘談》，先是清光緒六年申報館鉛印本卷二收錄此傳，名為〈法國奇女子傳〉。

茲據「全國各大書局」出版，1935 年 5 月，頁 24、25。另有《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606 
甕牖餘談》（台北：文海出版社）。《筆記小說大觀 十三 甕牖餘談》（江蘇：廣陵古籍出

版社，1984 年）。 
65 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3454 號，1909 年 10 月 31 日，第 5 版。 
66 吳趼人，《我佛山人筆記》（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 年），頁 12-13。《三六九小報》有

不少巢先之作。 
67 《三六九小報》第 443-444 號，1935 年 5 月 6、9 日，第 3 版。 
68 刊《申報》第 15475 號，1916 年 3 月 15 日，第 14 版 
69 瘦羊，〈止孕奇草〉，刊《申報》第 20279 號，1929 年 9 月 5 日，第 21 版；《三六九小報》

第 428 號，1935 年 3 月 16 日，第 2 版轉刊時作欠〈蒲溪零拾〉。 
70 《申報》第 15542 號，1916 年 5 月 21 日，第 14 版；《三六九小報》第 210 號，1932 年

8 月 23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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譴責其「人面獸心」和「虎頭蛇尾」，認為台灣之所以有七日之間的戰績，全靠

當時的撫標管帶李文魁的捨生義舉，通過李文魁平和處理「鬧事」群眾、請求

總統督戰、赴廈門智探景崧消息及被捕後凜然赴死等幾件典型事例，突顯了他

做為民族英雄有膽有識、視死如歸的愛國俠行。《崇聖道德報》署名「錦」、「石

渠」、「棠」者多半是刊載改寫自文言筆記小說71，如袁枚《子不語》、和邦額《夜

譚隨錄》、錢詠《履園叢話》等約二三十篇。未署名的約可辨識出四十幾篇出自

干寶《搜神記》、紀昀《閱微草堂筆記》、長白浩歌子《螢窗異草》、《夜雨秋燈

錄》、周凱《內自訟齋文集》、袁枚《子不語》、俞樾《右臺仙館筆記》、《耳食錄》、

《耳郵》、沈起鳳《諧鐸》、王士禎《香祖筆記》等。 

至於新文學抄襲或冒名中國作家作品者亦屢見不鮮，毓文（即廖漢臣）曾

撰〈就暗合和剽竊說幾句〉的文章，直指台灣文壇當時的弊病，此文比較從新

詩著眼，三○年代台灣文壇在現代小說方面，對轉載作品亦以較苛態度對待，

如賴明弘曾批評道：「臺灣 XX 報文藝欄到中國剽竊的茅盾的『騷動』昨已登完

了。其後總不見再登小說、臺灣的小說稿件如果太貴、中國既成本的小說很多、

請再剽竊一二篇來登好吧、際此經濟恐慌時代、要買稿是太不經濟、不如將他

國之便書盜來敷衍就算了、這豈不是很便宜的嗎？」72〈騷動〉原作刊於《文

學月報》1932 年第 2 期，二者時間很接近，因此賴明弘一眼看出是中國茅盾之

作，但卻視轉載之舉為「剽竊」。「臺灣 XX 報」即是《臺灣新民報》，然而《臺

灣新民報》竟然在刊登茅盾的〈騷動〉之後，又緊接著在九月刊登了吳劍亭〈一

對夫婦〉八回，此作則確為剽竊之行徑了。此作將葉紹鈞〈平常的故事〉73換

了題目，又更動主角「仁地」名字為「烏江」，作者換上了不知何許人的「吳劍

亭」。此舉與《臺灣民報》二○年代中的轉載之動機已完全不同。不僅此也，十

月又刊載蔡建成的〈窮〉74，此文作者是張友鸞。1934 之後數年的《臺灣新民

                                                 
71 亦有從期刊轉載冒名者，如《崇聖道德報》第 29 號刊石渠〈俠淨記 楓橋破冤案〉，此作

作者實為「纘翁」，原刊《十日戲劇》12 期（1937 年），頁 3。 
72 茅盾的〈騷動〉刊 1933 年 8、9 月的《臺灣新民報》，目前僅見第 17 回至 19 回（完），

第 17 回刊登時間是 1933 年 9 月 2 日。賴文僅署名「弘」，《新高新報》第 391 號，1933
年 9 月 15 日，第 18 版。 

73 〈平常的故事〉原刊於《小說月報》第 5 期（1923 年）。〈一對夫婦〉，刊《臺灣新民報》，

1932 年 9 月 23 日。 
74 原刊於《東方雜誌》第 22 卷第 6 期（1925 年「新語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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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無法再看到，但想必此種情況累見，做為「台灣唯一言論機關的報紙」，似

乎文藝欄日趨不振。 

《三六九小報》冒名之作除前述外，白話文小說尚有子云〈模範婚姻〉另

署作者「滿天光」75。食力〈老張的哲學〉原作者應為「巴玲」76。「吉」的〈珠

江塵影記〉，原作者應是「逸菴」，小說一開始就寫道：「逸菴生曰（按、誤為日）」，

此篇在新加坡《叻報》亦轉載，時間較《三六九小報》早77。署名「某」者，

皆另有作者，如某〈奇絕之祭文〉原作者是鄭逸梅，某〈烟鬼〉是李慶辰，某

〈大同妓〉作者是長白浩歌子。 

到了《風月》、《風月報》時期，依舊可見冒名之作。《風月》〈有錢之婦〉78

署名「驥」，原作署名「虞公」，即吳虞公其人。《風月報》小說署名「驥」者，

幾乎都是轉載自中國。如「驥」〈紫晶印〉79，作者為（王）「梅癯」，在《臺灣

文藝叢誌》三卷六號亦轉載梅癯〈滇撫某中丞軼事〉。《風月》的驥〈心碎〉，原

作者雖署「浮海」，但此篇為譯作，「浮海」是譯者80。 

台灣報刊雜誌轉錄情況，尚有原作出現作者信息者，通常不錄的現象，此

舉說明了編者有意的掩飾。如叢錄刊〈呂留良小傳〉81，此文作者原為沈慶曾，

文末「乃者漢族光復，沈冤頓雪，見《浙報》載先生與張蒼水、黃梨洲諸先生，

將合入先烈專祠，以彰幽德。慶曾不文，重以先生從孫梵樵之命，哀先生之志，

                                                 
75 《申報‧自由談》第 22013 號，1934 年 8 月 1 日，《三六九小報》第 371 號，1934 年 8

月 26 日轉刊。 
76 《申報‧自由談》第 22000 號，1934 年 8 月 3 日，《三六九小報》第 385 號，1934 年 10

月 13 日轉刊。 
77 《三六九小報》第 435 號，1935 年 4 月 9 日，第 3 版。《叻報》是第 10268 號，1917 年

2 月 9 日。除〈珠江塵影記〉外，《叻報》尚有二三十篇所載與《三六九小報》相同，〈妾

孫判〉一篇刊《叻報》第 9037-9038 號，1912 年 5 月 15-16 日。此篇在《臺灣日日新報》

則稍早刊於第 4273-4274 號，1912 年 4 月 23-24 日第 5 版。關於台灣報刊與東亞各國報

刊之關係，筆者另有專文討論，此處不及。 
78 《風月》第 18 號，1935 年 8 月 3 日，原刊《友聲雜誌》第 1 期（1919 年），頁 1-4。 
79 文刊《風月》第 11 號至第 17 號，1935 年 6 月 19 日起。此作原刊《小說月報》第 11 卷

第 12 號，頁 1-6。〈滇撫某中丞軼事〉此文則是刊《小說月報》第 7 卷第 10 號（1916 年）。 
80 《小說月報》第 6 卷第 5 號，頁 1-6。《風月》第 5、6 號，1935 年 5 月 26、29 日。 
81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4209 號，1912 年 2 月 17 日第 4 版。文刊姜泣群編，《朝野新

譚甲乙編》由上海光華編輯社出版，是書一名《民國野史》，為《稗海珍珠船》第一集。

內收梵樵〈讀呂留良墓記餘談〉一文，其文復「為俠骨君告，並為世貢」，引沈慶曾所撰

小傳。此一小傳即〈呂留良小傳〉。見卞僧慧撰，《呂留良年譜長編》（上海：中華書局，

2003 年），頁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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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為小傳，儲為異日重輯譜牒之需，並以質之世之景仰先生者。」此段正交代

了作者是「慶曾」，或因此而不錄。武陵山人〈巾幗丈夫〉，原出自徐震《女才

子書》的〈張畹香〉一篇，文幾相同，不錄「嘗有《此君軒詩集》」，掩飾相關

信息。又增寫一段：「婁生享年八十。畹香八時有一。而玉姬七十有四。子息顯

達云。」顯現果報之思想，這類情形在《臺灣日日新報》極為常見。 

綜合上述，令人不禁感慨眾多文學作品在當時的糾纏情況，實為剪不斷，

理還亂，但如果吾人不計較編選者「妄製篇目」以至「改題撰人」所造成的混

亂，他們的甄選還是有不少作品具有相當的鑑識眼力82。 

三、何以轉載？何以改寫？ 

任何一位從事編輯出版者，很難不關注刊物的經濟利益、商業利潤，為了

貼近讀者的需求、興味，必然重視風流放誕、追求離奇、新奇的情節，義俠、

傳奇、神怪、偵探、公案小說，自亦難免一再刊登。除此之外，肝若在〈奇情

偵探小說 絮果蘭因〉一段話，亦值得留意，他說：「作者於未著此書以前。曾

將此中情節。編成新劇腳本。取名夏春娘。以欲迎合我國社會之心理。所有人

名地名。悉改成中國固有之名詞。然其人其事。與中國之風俗習慣。每多扞格。

欲求合宜。勢須竄改。」83說明小說編譯成新劇腳本之考量。不僅域外翻譯如

此，轉載時有異地時空、社會文化國情風俗等考量，其因素極多，或著重孝子、

貞女形象之題材，或暴露兇殘暴虐、貪贓枉法的罪惡，呈顯了道德淪喪，世風

日下的世道人心，或亦有呼應國策、通俗娛樂、殖民反抗種種需求，這將因各

不同報刊雜誌主其事者的選擇而有差異。 

                                                 
82 隨意舉個例，如出自祝允明《九朝野記‧徐達》，《臺灣日日新報》易題作〈徐達案〉。文

刊《臺灣日日新報》第 7991 號，1922 年 8 月 26 日，第 5 版。徐達一案屬文言公案小說，

嘉定少年徐達劫人新婦而逃事，情節起伏婉轉，波譎雲詭。生動反映了舊社會之黑暗，

惡棍胡作非為、奸商謀財害命，以致妒妻凌虐庶妾，環環相扣，造就了故事之結構及案

件之複雜，前半順敘，中間懸念，後半案情大白，為一補敘手法。以其新穎生動，又為

《二刻拍案驚奇》、《前聞記》所收入。又如《耳食錄》的〈葛衣人〉、《埋憂集》的〈空

空兒〉對貪官之厭惡，都令人印象深刻。仗義行俠的葛衣人誅殺跟蹤江進士的強盜，在

得知進士攜帶重資進京原是為了行賄求官，大失所望，「悔不教和尚殺爾。」俱見選錄之

眼光。 
83 《快活世界》第 2 期（1914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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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愛國婦人》載〈過墟志〉84一文，實為毛祥麟〈孀姝殊遇〉，「南軒

吳賜斌」冒名。毛祥麟（對山）此文是從墅西逸叟文言小說〈過墟志感〉（又名

〈過墟志〉）改編，變易、增刪情節，又潤色文字，使原作少了些家國興亡之感，

而情節更完滿曲折，劉三秀人物塑造更藝術性，尤其文中應用了倒敘、回憶性、

補敘等手法，遠超越於一般傳統小說。《臺灣愛國婦人》何以轉載此篇？可能對

此文的詮釋重點在於婦人之智謀，其治家精明幹練、能謀善斷、敢作敢為，而

不看重劉三秀（寡婦）之喪失名節，機關算盡，追逐榮華富貴，美醜善惡兼具

的女性形象。民初此故事確實已經普遍深植人心，很奇特的是台灣報刊雜誌敢

於竄改原作姓名（前述連橫即謂真是大膽）。至於〈涿州獄〉原作是薛福成〈書

涿獄〉85，轉錄時於文末加「彼姦夫姦婦之倖免。豈別有因果報應之說乎。」

則將此作改以因果為勸世之用了。 

將旨意偷天換日的有東門小史〈班定遠侯傳〉、〈惜張博望班定遠之事業〉86，

其原作署名「中國之新民」，即「梁啟超」其人。梁作〈張博望班定遠侯合傳〉，

以「歷史上之人物」的標題，確定了張騫與班超的歷史地位，梁氏將殖民擴張

視為中國在民族競爭上獲勝的必由之路，並美其名曰：「夫以文明國而統治野

蠻國之土地，此天演上應享之權利也；以文明國而開通野蠻國之人民，又倫理

上應盡之責任也。」為了洗雪中國被列強鄙視欺侮之恥，他有意以張騫、班超

等在中國歷史上開疆拓土、建立功業之英雄為楷模，大力表彰，「斯亦中國之

光也」87。不過《臺灣教育會雜誌》鈔載此文時，避開了梁氏這一大部分的苦

心初衷，只轉錄了班超的傳記部分及評價部分。日本當時轉載梁氏此文是巧妙

的轉化了梁氏之文明國「中國」為「日本」，日本既然是文明國，也就有統治野

蠻國之權利與責任，以此觀之班超之成就，「我民族帝國主義絕好模範之人格」，

「我」換成「日本」也理所當然了。梁啟超此文，嚴格說來，除了時勢之外，

                                                 
84 刊《臺灣愛國婦人》85 期（1915 年 12 月），頁 26-29。 
85 姜泣群輯，《虞初廣志》卷 9（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6 年 6 月），頁 12-13。此書根

據光華編輯社 1915 年複印。《臺灣日日新報》第 9851 號，1927 年 9 月 29 日，第 4 版作

〈涿州獄〉。 
86 〈班定遠侯傳〉、〈惜張博望班定遠之事業〉，分刊《臺灣教育會雜誌》第 17 號（1903 年

8 月），頁 11-13、第 22 號（1904 年 1 月），頁 1-4。 
87 刊《新民叢報》4，1902 年第 23 期，屬於第七小節之後的部分。梁氏之論在中國也發揮

了一定的影響力，《女師學院期刊》第 2 期刊登了艼生〈班定遠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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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並未具體描述班定遠之人格，其為國民模範者，乃在於其活潑進取、堅忍

沉毅。本來梁氏以中國歷史題材激發民眾民族意識，日本卻以相同題材推動並

合理化其統治。 

《臺灣日日新報》轉載〈馬僧〉88時，原篇名、作者都未更動，但在小說

正文之前，添加「編者識」一段話，此段文字云：「周康年（小武東生）演年大

將軍平青海馬僧棄官為響馬一劇。久以為閱者所稱賞。然戲中橋段。與《螢窗

異草》一書所記。尚有不同。特錄之。俾閱者知是劇之所本也。」此段識語透

露幾個訊息，可知台灣文人當時對對岸戲曲之熟悉，及喜觀戲之風，另一訊息

是報刊編者熟稔《螢窗異草》一書，但很弔詭的是《臺灣日日新報》幾乎不轉

載《螢窗異草》，在《臺灣文藝叢誌》、《三六九小報》、《崇聖道德報》，吾人才

見到此書被轉錄。 

轉載緣由除以上所述外，有時可能也只是商業利益之考量。李涵秋《申報》

於 1923 年 5 月 21 日刊繆士耕〈李涵秋先生臨死的一席話〉，該文特別強調「在

揚州公園親聽陳先生講的。陳先生與李涵秋先生是多年舊交。頗為相得。予嘆

息先生死生明白。故特誌之。」、「我現在把先生臨死的狀況寫在下面。諒也是

諸位所願聞的。」但文刊數日，李涵秋弟李鏡安即撰文〈辨明李涵秋先生臨死

的一席話之妄〉將其中謬點一一摘出，以見繆文信口胡言，「所說事。實全虛」。

未幾，《臺灣日日新報》即有〈民國小說家死〉89，此文即繆士耕之文，僅轉錄

時加一段前言罷了。但由前文所述李涵秋先生之生平著作，可知台灣文壇對李

涵秋並不陌生90，同時從此一段序文可知《臺灣日日新報》漢文記者讀過繆士

耕、李鏡安之文，但無視於李鏡安的澄清，依舊轉錄繆文，這從文中所述可知。

編輯特別說「繆士耕君。述先生臨死之軼事。自謂為秦檜所轉世。是耶非耶。

莫敢意渡。六合之中。無奇不有。要亦未可謂其為必無之事。妄言妄聽。可目

為小說家之一種軼聞。固不必研究其是否事實也。」此中似有一對話對象存在，

                                                 
88 《申報》第 13943 號至 13946 號，1911 年 12 月 9-12 日。 
89 〈李涵秋先生臨死的一席話〉、〈辨明李涵秋先生臨死的一席話之妄〉刊《申報》第 18043

號。〈民國小說家死〉刊《臺灣日日新報》第 8283 號，1923 年 6 月 14 日。 
90 〈叢談 黃鶴樓之啞婦〉即李涵秋之作，刊《臺灣日日新報》第 5468 號，1915 年 9 月

12 日，刊出時未署名作者，由此可見漢文報記者應有《涵秋筆記》或由其他管道閱讀李

涵秋之作，並因之多次轉載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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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對象自然是李鏡安文。從人情事理思之，秦檜為人人所唾罵，李涵秋無自謂

秦檜轉世之理，何況其弟李鏡安已摘繆文四妄？《臺灣日日新報》之所以轉錄

繆文，或許正可見報刊追求奇趣、奇聞軼事，因此不辨是非，以類似新聞八卦

之渲染，獲致其商業利益。 

對於轉刊時的改易，有時原因並非那麼嚴肅，而僅是考慮篇幅的容納，或

者是當時無相應、不常用的鉛字。〈王輔臣〉91文前增一段文字：「明清間，驍

將王輔臣，精騎射，勇武絕論，人稱為馬瑤子，初為寇後投誠，輾轉隨洪承疇

經略入滇，其事頗多可紀者，因略記之」，其中文字多相同，但至帝賜以御前豹

尾槍一隻，即總括其詞，跳至終於自取而死，事蹟尚多，唯所聞未詳。不能詳

記之耳，結束本文，約省略了兩千字上下，可能即是考慮版面之容納而省略篇

幅。至於鉛字罕見者，如「勰」、「渌」、「韲」、「瘗」。〈負義者鑑〉92出自《夜

譚隨錄》，主角「馮勰」改作「馮思協」，即是無「勰」字。〈賽渌江〉改作〈賽

綠江〉93亦是。「B 女士」改為「梅女士」，及他文中的英文字母以甲乙丙替代，

這些文字被改寫，其實原因很簡單，即是這些鉛字罕見。因此「瘗」字改為「藏」、

「埋」，如《野語卷一‧語逸》的〈癡僧〉；「韲」（粉）字改作「粉碎」，如《坐

花志果‧陽羨生》（刊登時易題作〈神相〉）。此外「拆」字常以以「折」字代之。

翁聖峯論文討論張我軍〈請合力折下這座敗草欉中的破舊殿堂〉其「折」、「拆」

之用法94，筆者認為其中原因之一應是工人撿字時未予細分，吾人可見很多轉

載的小說題目或文中的「拆」字，到台灣刊出時就變成「折」，如不才〈社會小

說 拆白黨〉95，《臺灣日日新報》轉載時即作〈折白黨〉。〈銀行失款案〉原即

                                                 
91 劉獻廷，〈記王輔臣事〉，《虞初廣志》卷 11（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6 年），2411-2417。

《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10 月 3 日，第 4 版作〈王輔臣〉。 
92 《崇聖道德報》第 10 號，1939 年 12 月 16 日，頁 25-28。 
93 《臺灣日日新報》第 6000 號，1917 年 3 月 14 日，第 6 版。姚鴛雛、朱鴛雛，《二雛餘

墨》（武漢：崇文書局，1922 年），頁 4-5。 
94 翁聖峯，〈建構日治時期臺灣語文表達的主體性—從張我軍〈請合力折下這座敗草叢中

的破舊殿堂〉入手〉，刊亞東關係協會編，《2007 年臺日學術交流國際會議論文集—殖

民化與近代化—檢視日治時代的臺灣》（台北：外交部，2007 年），頁 163-175。檢索

日期 2012 年 9 月 15 日，http://homepage18.seed.net.tw/web@1/singhong/JangWoJiun.htm。 
95 《臺灣民報》所刊的王異香〈折白黨〉及《臺南新報》刊新折白黨〈巧騙〉（1923 年 5

月 7 日），其內文亦作「折白黨」，可知原「拆」字至台灣時即作「折」。而不才意譯過〈偵

探小說 寄生樹〉，此篇為王品涵誤認為是台灣漢文偵探小說中的首篇密室謀殺小說。〈社

會小說 拆白黨〉刊《申報》1914 年 1 月 6 日第 13 版，《臺灣日日新報》第 492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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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滬濱事實 莊票被竊案〉，原作刊《申報》時稱 S 銀行、C 君，但《臺灣日

日新報》一遇英文，即改為中文，另以甲、乙銀行稱之。此為 1927 年間刊登情

況，至三○年代，不數年間，《三六九小報》已保留原英文。其例甚多，不贅敘。

至於〈花蜘蛛〉96呈現為改而改的粗率態度，文前序言謂偵探小說〈花蜘蛛〉「其

設計奇，破案奇，研究之趣味，誠有甚於東儒記載者。」此處將原作之「西儒」

改為「東儒」，並因之省略與西儒偵探小說喬裝、驗屍內容相關的文字：「何必

於軥輈格磔之蟹行文字中。求喬裝易容被彈剖尸之雷同佳作也記。」雖一字之

改易，但上下文義反而不諧，作者原義是〈花蜘蛛〉之作甚於西方偵探小說，

改為「東儒」之後，似乎此篇是西儒之作，然而小說內容人物時地又皆為中國，

亦不符實情，因而亦見報刊編輯可能是率意為之，下意識刪改以避痕跡。此文

文末照例刪除記者曰一段。此段文字概括了小說之內容及撰作旨意，云「由情

生愛。由愛生妒。妒之為烈。亡國敗家。其鬱之愈久者。則發洩愈酷。吳氏之

死。妒也。其跡當誅。其情可憫。蓋蛾眉不讓獅吼。吼人類能道之。未聞御琴

瑟以和君子。協金蘭以穆干飛。如馮氏家庭忍性三年。殺機一瞬。雖然。正家

之道。馮母失之。以帝王之尊。尚不能協和尹邢。況常人乎。關其從容下藥飲

酖同乾。例諸圖窮匕首。秦庭變色有足稱焉。予草花蜘蛛。予將有以語諸多妻

主義者。」 

不同時期的編者有不同的審美趣味及消閒娛樂之需求，對於所刊登之作品

基本上呈顯其個人之種種考量及濃厚的個人主觀意識。但筆者在掌握大量的原

文出處之後，不免亦疑惑重重：刊登時是否如此嚴謹、嚴肅的多面考量？還是

只是以其個人平時喜讀之作品且隨手易得的方便性（如《臺灣日日新報》在某

一時段集中刊《客中消遣錄》或《野語》或《柳崖外編》），而未必經過層層思

慮才選擇某些文本，或不選擇那些文本？又比如說擷取同一天報刊數則，分數

天依序刊登，或者同一篇作品在很短時間又刊出，或者同一期（號）所刊小說

全部分批轉刊到台灣？如《臺灣文藝叢誌》對《小說新報》的選載，厪父〈黃

節婦〉、花奴〈福藩宮人〉、明道〈看護婦〉、慶霖〈枯井生波〉、〈征夫之心〉、

                                                                                                                                 
1914 年 1 月 25，第 6 版轉刊。《臺南新報》刊新折白黨〈巧騙〉，其內文亦作「折白黨」， 

96 《中華小說界》第 3 期（1916 年）。此文《臺灣日日新報》轉載過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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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魂〈鬼約〉、定夷〈白衣娘〉皆刊《小說新報》1918 年 4 年 5 期。明道〈情

彈〉、吳訒之〈原來如此〉，原載《小說新報》1921 年第 7 年第 4 期。朱鴻富〈寧

靜王死節之烈〉、貢少芹〈脂粉獄〉、（姚）民哀〈毛淑貞〉原刊《小說新報》1920

年第 8 期。汪劍虹〈自由誤〉、王梅癯〈滇撫某中丞軼事〉、君珊〈破鏡重圓〉

刊《小說月報》1916 年第 7 卷第 10 號。顯見的是可能只是一種隨機性，恰好

手中有某期。還有一種情況是準備多種年份的材料以取材，如《三六九小報》

經常一個版面是多種年份的《申報》湊合而成，如第 422 號吳克潛〈棋話〉、逢

甲〈中國髮之銷場〉、晚成〈冬令食橘與衛生〉97。這都讓人不得不質疑編輯之

選文、刊文，可能有其稿量不足而採取的方便隨機性。由以上所述，可見中國

文學作品在台刊出的各種選擇及考量。 

四、出處之異同及報刊間相互流通現象 

傳統文言、筆記小說其故事不斷流傳，不斷被改寫，其版本自然很多，對

於轉載出處，吾人從行文脈絡及文字雷同處，可判斷所根據的書目。如〈判墓

案〉98寫新安兩姓爭墳案。故事流傳極廣，版本亦多，吳趼人《我佛山人筆記‧

爭墳案》、平襟亞編《中國惡訟師》及《留仙外史‧爭墳》都改寫了這一故事。

刊登〈判墓案〉並予以改寫的《臺南新報》編者，究竟是參考了哪一版本？依

據行文脈絡及文字檢視，此文宜是參考《留仙外史‧爭墳》，其文字相似者如「皆

無契據。無從剖決」、「老諸生迺勉整敝冠。走至墓前。扣首者三。起而顏色忸

怩。口中作絮語，不解所謂。次當郡丞。郡丞尚未展拜。而涕淚潸然。」「觀者

如堵。無不惻然太息。……不直老諸生。……老諸生汗流滿面。自稱知罪。……

以神道設教」等等。 

在《臺南新報》刊有〈某宦〉、〈測字奇中〉、〈相者〉、〈牧童遇怪〉、〈闊老

延醫〉、〈鵝代死〉、〈蛇王生日〉99，這七則皆刊載《申報》，但從一系列選錄篇

                                                 
97 〈棋話〉、〈中國髮之銷場〉、〈冬令食橘與衛生〉分別來自第 19569 號，1927 年 9 月 2 日、

第 20342 號，1929 年 11 月 8 日、第 20730 號，1930 年 12 月 13 日。 
98 《臺南新報》，1927 年 4 月 15 日，第 6 版 
99 這七篇刊登日期分別是 1936 年 2 月 9、21、22、27、28 日第 4 版及 4 月 7、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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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觀之，《臺南新報》編輯手中宜有《松蔭盦漫錄》一書100。此中尚有一些特殊

情形，難以確指出處，如畢倚紅〈梅雪爭春記〉，可見《小說大觀》二集，但胡

寄塵編《小說名著大觀》亦收入，時間分別是 1915 年及 1916 年，時間極接近，

二本文字又同，實難以確知當時編者手中之版本。他如〈伊密之〉易題作〈王

素雲〉，此作除《墨餘錄》外，《綠窗綺語》、《江湖異聞》亦載。 

透過轉載的追認，吾人可以發現各報刊作品相互流動的現象，如可客〈舊

新浪潮〉，刊《申報‧自由談》1928 年 2 月 24 日，《滿洲報》1928 年 3 月 6 日

第 3 版轉載，《三六九小報》1934 年 4 月 13 日第 331 期轉載。柯定盦〈伊死之

晚〉刊《申報‧自由談》1928 年 2 月 25 日第 17 版，《滿洲報》1928 年 3 月 7

日轉載，《叻報》亦 1928 年刊載（13598-13600 號），《三六九小報》在 1934 年

4 月 23 日第 334 期轉刊。《叻報》、《三六九小報》刊載相同的《申報》小說，

達二三十篇，這其中又多篇與《滿洲報》、《泰東日報》、《益世報》等報相同。

賓鴻〈投機的末路〉，分別刊《泰東日報》、《臺南新報》、《東北文化月報》101。

慕文〈一斧三頭〉與顧明道〈最美之妻〉，這兩篇亦同見諸《泰東日報》、《滿洲

報》、《叻報》，以上這種種現象反映了滿州事變後，台灣對中國東北的關注。東

亞處士〈讀報有感特書〉謂其「春日燕居，讀香港中國日報、雜俎欄內、電報

即事數則」102，並對此中所述抒其議論，從此處可知香港的《中國日報》流通

情況。而前述〈蛇王生日〉，《申報》刊出時交代「選錄香港四月十三日華字日

報」，香港華字日報創刊早於《申報》，從《申報》轉載〈蛇王生日〉可知當時

香港《華字日報》亦為各報刊轉錄。 

在三○年代末，任職《臺灣新民報》的黃得時曾回憶其時「學藝欄」的稿

件來源，提及「本地稿件」不夠的時候，不得不用同盟稿件103。在戰爭的局勢

                                                 
100 《松蔭盦漫錄》在每篇題目下註明刊《申報》的時間，如〈測字奇中〉下作「見同治十

二年九月初二日申報」。〈牧童遇怪〉下作「見同治十二年四月二十日申報」。〈某宦〉下

作「見同治十三年四月十三日申報」。此篇又見第 15932 號，1917 年 6 月 23 日。〈蛇王

生日〉亦刊二次。〈鵝代死〉刊第 120 號，1872 年 9 月 17 日。〈闊老延醫〉刊第 1370 號，

1876 年 10 月 11 日，又載第 16638 號，1919 年 6 月 15 日。 
101 刊登時間分別是 1926 年 3 月 21-24 日、4 月 21 日、5 月 13 日。 
102 《臺灣時報》3 號（1909 年 5 月），頁 95。 
103 黃得時，〈日據時期臺灣的報紙副刊—一個主編者的回憶錄〉，《文訊月刊》第 21 期（1985

年 12 月），頁 60、61。 



30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一期 

下，同盟通信社所提供的稿件應多與戰時宣傳有關吧！以上所述作品來源，或

許有些就是從同盟通信社所提供的，有些則是編者的過手材料，尤其是早期

一○、二○年代的作品，出自典籍者相當多。 

五、結語 

從很多跡象，可以證成日治台灣小說的學習摹仿借鑒，多半是從中國方面

而來，且漢文（文言、白話）通俗小說在日治五十年間沒間斷過，即使新舊文

學在二○年代、四○年代期間爭論，甚至皇民化運動開始，中國文學作品依舊

充滿於《臺灣文藝叢誌》、《三六九小報》、《風月報》、《崇聖道德報》、《孔教報》、

《南方》104。由於所刊登及改寫之作，除了《臺灣民報》外，其餘刊物幾乎不

交代出處，以致眾多的文言、筆記小說及上海小報、鴛蝴作家作品，像是隱形

人一樣，消失不見了，使得吾人在文學創作的辨識上產生了困難，究竟是誰的

文學作品？誰的文學歷史？誰的文學著作權？是轉載改寫中日的作品還是翻譯

摹寫的作品？這是討論日治台灣文學必需先確認的基本工作。 

這些報刊雜誌、選集就如同一個文本聚合的舞台，舞台上的眾多文本，以

不同的方式，從不同的側面共同言說著異域世界，如同磚瓦一樣，如果把它們

傳遞的資訊組合起來，將會構建出一個非常獨特的中國形象，而這個異域形象

中映射出來的，與其說是他者的影像，不如說是一種經過言說主體的意識及言

說策略的層層過濾之後的某物。 

                                                 
104 戟髯，〈臨邛沽酒〉即為接近白話的簡易文言小說，刊《風月報》91、92 期，1939 年 8

月。此篇即是轉載自《紅玫瑰》第 36 期（1927 年），作者王戟髯。〈漂流的紅葉〉為高

天棲之作，《風月報》轉刊。至 1942 年尚刊載清人和邦額《夜譚隨錄》小說，署名為「劍

靜藏稿」，篇題亦改為〈崔秀才〉、〈香雲〉、〈蘇仲芬〉、〈蕭倩兒〉、〈余白萍〉、〈三官保〉、

〈韓越子〉、〈設計欺人〉、〈邱貢生〉、〈花豹子〉、〈韓越子〉、〈設計欺人〉、〈邱貢生〉。而

署名黃石書的〈鴛鴦雙塚〉，《風月報》106 期（1940 年 4 月）更是某生者體的才子佳人

小說，刊於戰爭期，亦是相當特殊的現象，足見文言、筆記小說即使在戰爭期間依舊未

斷絕。至於清人和邦額《夜譚隨錄》亦有多則為《臺南新報》主編三屋清陰轉錄，欄目

作「汴城奇話」、「支那小傳奇」、「禹城奇談」，並稍易題目，如〈梁生歷詆妍嗤〉、〈杜陽

重修陳寶祀〉、〈葛雄夙緣〉、〈韓越子入仙山〉、〈倩霞見機〉、〈伊吾怪術〉、〈段公子癡迷〉、

〈紅姑娘報恩〉、〈蘇仲芬侮道〉、〈香雲出山〉、〈梨花假妝〉、〈碧碧強婚〉、〈張五〉、〈詭

黃〉、〈崔元素友誼〉、〈米薌老獲佳麗〉、〈異類知人情〉等等，刊登時間集中在 1923 年，

另「閑齋小傳奇：修麟 南柯之夢」則為清陰所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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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漢文小說生產的機制與意義，在官資的《臺灣日日新報》顯得疑點

重重，當所有論述重點朝向官方統治力量對漢文媒體、漢文生產機制介入及操

控時，中國文化（文學）與殖民主義之間的複雜現象，或許與「亞細亞主義」、

漢文同文的論述及日華親善的容許策略有關。「亞細亞主義」與其後來所延伸的

「東亞論」，都在闡明「東洋是東洋人的東洋」之概念，而日本必須肩負提攜東

洋的使命（實以東亞領導者自居），甲午戰爭的爆發即是日本亟欲「提攜」中國

的結果。這種本質上對外侵略的思想，卻因為包裝著「東洋一體」、「尊崇中國

文化」的糖衣，致使台灣傳統文人無意間接受了此一意識型態。正因如此，翻

讀《臺灣日日新報》或政府單位的其他刊物，我們感受不到中台日三方漢文的

緊張關係，也無法明顯看出台灣必須接受日本文化並且割除切斷與中國文化的

牽絆關係。這麼多的漢文作品似乎不是「國體論」就可以解釋的，我們或許可

以以另一個詮釋的視點「東亞論」來討論。東亞論的存在，使得台灣「新附民」

的文化身分在「國體論」中所造成的矛盾得以紓解，台灣人民對於中國的想像

與認同也得以透過「提攜中國」與「改造中國」的實際作為得到實踐105。而且

當時的「漢文性」在大部分傳統文人的認知裡亦包括了通俗、消費性等話語，

也可做為一種相對日本殖民話語的對抗，因而漢文學自始至終的產生，在殖民

統治下扮演了另類共容的想像，各自的自我表述。此外，日治末期的《風月報》

在 69 期復修訂主旨，第一條為：「因本島上有許多老年之輩不解國文（日文）

者，故以漢文提倡國民精神。」第二條：「養成進出大陸活動之常識，研究北京

話、白話文、對岸之風俗習慣。」第五條：「提倡東洋固有之道德。」亦可理解

台灣總督府特別通融漢文書寫之緣由，與殖民地「國民精神」內涵的陶冶，鼓

舞台民投入戰事，效忠天皇有關。 

報刊雜誌在近現代日治下台灣的特殊時代裡，扮演了獨特而且影響深遠的

角色，既是新聞資訊的傳遞者，也引介了各樣新思想及文化文學，刺激帶動了

                                                 
105 如 1906 年李逸濤翻譯田原天南之〈救俄策〉，他認為他翻譯的重點並不在於如何讓俄國

國勢起死回生、對症下藥，他感興趣之處在於，如何提供與俄國相似政體結構之清朝吸

取經驗，所以李逸濤翻譯〈救俄策〉背後最重要的母題之一即是對中國前途的關心，想

要探索積弱的中國如何向現代國家過渡的重要議題，中國成為〈救俄策〉中一個強而有

力的潛在文本（subtext）。又如二○年代的「中國改造論」論戰及其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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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會文化的變遷。仔細分疏，中國好似看不見的手，扮演了不為人知的牽

動角色。如果研究者能深切認識到日治下各報刊雜誌上的各式各類文獻的移植

及移植後的摹寫變造依據，自然能對處於轉型（變）的台灣文學有進一步的認

識與理解。同時研究者也必須跨越區域的限制才能更充分地掌握文化與文學的

諸多資訊，尤其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與日本、中國、韓國、新加坡、滿州國的

關係，應盡可能地做好對它們的蒐羅整理和研究，這不僅可能在目前日治台灣

文學的研究格局中增加許多意外驚喜，得到許多細節上的豐富，同時也有利於

從一些新的角度和立場拓寬台灣文學的研究空間。 



誰的文學？誰的產權？—日治台灣報刊雜誌刊載中國文學之現象研探 33 

參考資料 

一、報刊雜誌 

《台南新報》（台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台南市立圖書館復刻，2009 年）。 

《三六九小報》創刊號～479 號（台北：成文出版社復刻，1975 年）。 

《風月》第 1～44 號（台北：南天書局複印，2001 年 6 月）。 

《風月報》第 45～132 期（台北：南天書局複印，2001 年 6 月）。 

《南方》《南方詩集》第 133～190 期（台北：南天書局複印，2001 年 6 月）。 

二、專書 

《筆記小說大觀 十三 甕牖餘談》（江蘇：廣陵古籍出版社，1984 年）。 

卞僧慧，《呂留良年譜長編》（上海：中華書局，2003 年）。 

毛祥麟撰，畢萬忱點校，《墨餘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牛僧孺、李復言，《玄怪錄•續玄怪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王韜，《淞隱漫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年）。 

平襟亞，《中國惡訟師》（上海：志成書局，1919 年）。 

石昌渝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 文言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年）。 

吳趼人，《我佛山人筆記》（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 年）。 

吳福助主編，《日治臺灣小說彙編》（台中：文听閣圖書公司，2008 年）。 

姜泣群輯，《虞初廣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6 年）。 

姚鴛雛、朱鴛雛，《二雛餘墨》（武漢：崇文書局，1922 年）。 

徐昆撰，杜維沫、薛洪勣校點，《柳崖外編》（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5 年）。 

連橫，《臺灣詩薈》（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2 年）。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1-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湯顯祖等原輯，《中國古代短篇小說集下》（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1 年）。 

程毅中等編，《古體小說鈔（清代卷）》（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 



34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一期 

著者不詳，《野語》，清道光乙巳廛隱廬刻本。 

黃美娥著，《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

（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 年）。 

寧稼雨，《中國文言小說總目提要》（濟南：齊魯書社，1996 年）。 

蔡東藩編，琴石山人校，《客中消遣錄•麻城獄》（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1918

年）。 

薛洪勣、王汝梅主編，《明清傳奇小說集 稀見珍本》（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7 年）。 

鍾理和，《鍾理和全集》（高雄：財團法人鍾理和文教基金會，2003 年）。 

三、論文 

王品涵，〈跨國文本脈絡下的臺灣漢文犯罪小說研究（1895-1945）〉（台北：台

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 

呂淳鈺，〈日治時期台灣偵探敘事的發生與形成：一個通俗文學新文類的考察〉

（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阮淑雅，〈中國傳統小說在臺灣的續衍：以日治時期報刊神怪小說為分析場域〉

（台北：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 

林以衡，〈東、西文化交錯下的小說生成：日治時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對東亞／

西洋小說的接受、移植與再造〉（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2012 年）。 

陳培豐，〈日治時期臺灣漢文脈的漂游與想像：帝國漢文、殖民地漢文、中國白

話文、臺灣話文〉，《臺灣史研究》第 15 卷第 4 期（2008 年 12 月），頁 31-86。 

黃美娥，〈二十世紀初期的「西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通俗小說中的文化地

景、敘事倫理與知識想像〉，《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 5 期（2009 年 2 月），

頁 1-39。 

黃得時，〈日據時期臺灣的報紙副刊─一個主編者的回憶錄〉，《文訊月刊》第

21 期（1985 年 12 月），頁 58-64。 



誰的文學？誰的產權？—日治台灣報刊雜誌刊載中國文學之現象研探 35 

黃薇勳，〈1906～1930《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短篇小說中家庭女性婚姻與愛情的

敘寫〉（台北：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 

蔡盛琦，〈日治時期臺灣的中文圖書出版業〉，《國家圖書館館刊》91 卷 2 期

（2002 年 12 月），頁 65-92。 

四、電子媒體 

《臺灣日日新報》（漢珍／YUMANI 清晰電子版）（來源：http://p8001-cdnete.lib. 

ncku.edu.tw.ezproxy.lib.ncku.edu.tw:2048/LiboPub.dll?Search1，2012 年 9 月

15 日）。 

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來源：http://stfj.ntl.edu.tw/cgi-bin/gs32/gsweb.cgi/ 

login?o=dwebmge，2012 年 9 月 15 日）。 

日治時期台灣時報資料庫（1898～1945 合集）（來源：http://p8080-cdnetc.lib.ncku. 

edu.tw.ezproxy.lib.ncku.edu.tw:2048/twjihoapp/start.htm，2012 年 9 月 15 日） 

台灣文藝叢誌資料庫（來源：http://140.125.168.74/literaturetaiwan/WenYi/main. 

html，2012 年 9 月 15 日）。 

 



36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一期 



 
 
    
   HistoryItem_V1
   TrimAndShift
        
     Range: all pages
     Trim: fix size 7.480 x 10.236 inches / 190.0 x 260.0 mm
     Shift: none
     Normalise (advanced option): 'original'
      

        
     32
            
       D:20120726100034
       737.0079
       190*260
       Blank
       538.5827
          

     Tall
     1
     0
     No
     555
     260
    
     None
     Up
     0.0000
     0.0000
            
                
         Both
         AllDoc
              

       CurrentAVDoc
          

     Uniform
     430.8661
     Left
      

        
     QITE_QuiteImposingPlus2
     Quite Imposing Plus 2 2.0
     Quite Imposing Plus 2
     1
      

        
     1
     272
     271
     272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fals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6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0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6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0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JC200103)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http://www.color.org)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UseName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ClipComplexRegions true
        /ConvertStrokesToOutlines false
        /ConvertTextToOutlines false
        /GradientResolution 400
        /LineArtTextResolution 1200
        /PresetName <FEFF005B9AD889E367905EA6005D>
        /PresetSelector /HighResolution
        /RasterVectorBalance 1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0
      /MarksWeight 0.28346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UseName
      /PageMarksFile /JapaneseWithCircle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1200 12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